
第一章 一朵霸王花 

泉水村半山腰蕭氏宗族的祖墳裡有一座新墳，墳頭上的土壤已經曬得龜裂，不過

野草卻只冒出個指尖大的苗，足見約莫才起了幾個月左右。 

一陣微風吹來，新墳上壓著的紙錢翻動，飄上天的香煙被吹得七零八落，落葉紛

飛、塵土揚起，墳前立著一高一矮兩個細瘦身影，忍不住用手擋住了眼睛，等待

這一陣混亂平息。 

「姊，我肚子餓了。」那矮小的身影是一個小男孩，約莫七、八歲，癡癡的看著

擺在新墳前的幾個形狀古怪的粗麵饅頭。 

「再等一會兒，等香燃盡，代表爺吃飽了，就可以換我們了。」 

那高瘦的身影則是一名十七歲的少女，名叫蕭嬋，她摸了摸弟弟蕭銳有些枯黃的

頭髮，手裡粗糙的觸感令人心裡有些酸。 

清明時節雨紛紛，如今雖然雨停了，但涼意仍甚，他們姊弟是中午上的山，祭拜

完過世三個多月的爺爺，都已經一個多時辰過去，隨便來一陣風便能帶起瑟瑟涼

意。 

蕭嬋摸了摸弟弟的手，覺得有些冰冷，便將自己身上薄得不能再薄的襖子脫下，

穿到蕭銳身上。 

「姊姊妳會冷的！」蕭銳穿了兩件襖子暖是暖了，卻是擔憂地看著同樣沒幾兩肉

的姊姊，不覺得她會比自己更耐寒。 

「姊姊是練過武的，身子骨比你這瘦皮猴不知好上多少，你就別窮操心。」蕭嬋

輕點了下他額頭，看著香已燃盡便帶著弟弟叩首，下一次再來祭拜該是年末的事

了。 

她不急著收拾供品，先將那粗麵饅頭給了蕭銳一個，然後自己也拾起一個不甚秀

氣地咬了一口，感覺像在吃泥團似的，味道還發酸，自己的廚藝真是日復一日的

令人傷心。 

不過以前的她，就連吃這樣難以下嚥的饅頭都要看人臉色，如今爺爺去世了，雖

說家裡沒了唯一的長輩，但饅頭至少可以放膽吃了。 

蕭嬋說不上來自己是慶幸多，還是哀傷多。 

蕭家原也是三代同堂、天倫和樂的，奈何七年前蕭母難產，生下蕭銳後過世，父

親蕭大山大受打擊，認為就是家裡太窮，請不到好大夫才救不回妻子，便不管不

顧的拋下了當時十歲的蕭嬋及甫出生的蕭銳，拎著包袱遠走高飛，立誓不成就一

番事業便不回鄉，蕭家便剩下爺爺蕭成帶著孫兒孫女相依為命。 

蕭家在入鎮的大河道邊有家賣酒的腳店，按理生計該是不成問題，但家裡卻是一

貧如洗，這些年祖孫三人能活下去還是靠蕭嬋到鎮上打雜。 

這就要從村子的歷史開始說起。 

泉水村得其名便是因為一泓湧泉，泉水甘甜，因此自古以來村裡的人家大多以釀

酒為業，然而不知為什麼，水是好水，村裡釀出的酒味道卻是乏善可陳。 

蕭成接下了家業後，一心鑽研釀酒，立誓要用村裡的水釀出截然不同的美酒，然

而這麼多年過去，泉水村裡不少戶人家都放棄釀酒了，只剩寥寥幾戶吃老本在做。 



蕭成就是由年輕堅持到年老，性格越見乖僻，他的世界裡似乎只有釀酒這件事，

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兒媳婦難產死了他無動於衷，兒子跑了他視而不見，孫女孫

子飢寒交迫時，他只對蕭嬋罵了一句「妳若照顧不好弟弟，老子就打死妳」，便

又鑽回了腳店的酒窖之中。 

不得已，蕭嬋只能在十歲稚齡就到鎮上找活兒幹，她當過乞丐，趁著半夜偷偷順

走酒樓泔水桶裡的半顆饅頭；她在大冬天幫鎮上的窯姐兒們洗衣服，差點被鴇娘

看上硬抓了去；她在小麵攤上菜抹桌，順道在有客人吃霸王餐時幫忙吆喝打

架……最後到了鏢局幫忙跑腿打雜，是鏢頭同情她，她才有了一個固定的工作，

能讓爺爺與弟弟不至於餓死。 

即便是這樣，她帶回家的所有錢財與食物，要是她自己多花了點或多吃了點，便

會惹來蕭成一陣打罵。 

幸而隨著年齡漸長，她慢慢學聰明了，許多時候是在外頭先墊了肚子才把銀錢拿

回家，而對於爺爺時不時就揮過來的燒火棍，她也懂得閃躲、懂得裝死了。 

上天也不是對她太薄，蕭成老了，罵人的聲音小了，也開始追不動她，這個冬天

便沒熬過去，從此再也沒機會打人了，如今生活的重擔輕了些，頭頂的烏雲散去，

蕭嬋似乎也真正能開始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了。 

「姊姊，我能再吃一點兒嗎？」蕭銳吃了一個饅頭卻不覺得飽，巴巴的看著剩下

的一個饅頭。「我吃一半就好，另一半姊姊吃。」 

蕭嬋彎唇一笑，直接將整顆饅頭塞進他懷裡。「你吃吧你吃吧！你姊這麼差的手

藝也只有你捧場了，多吃點，以後還有的是。」 

蕭銳吃饅頭的動作一頓，遲疑道：「姊姊，辦完爺爺的喪事，妳就沒有再回鎮上

鏢局上工，家裡快沒錢了吧？我……我可以少吃點的！」 

如果說這個家裡有什麼支持她扛下生活的折磨，那肯定是這小子了！ 

蕭嬋的心被他說得熨貼，安慰道：「你放心吧，爺爺留在腳店裡的酒全被我提到

鎮上賣了，那些錢辦完他的喪事還剩了一些，不會餓著你的，何況……」她遲疑

了下，最後像是下定什麼決心似的說道：「何況家裡也不是只有爺爺會釀酒！你

姊我釀酒的手藝也不差，日後我可是要靠這個養活你的。」 

她說得自信滿滿，詎料蕭銳卻是一臉驚疑的勸阻道：「不要吧？爺爺釀了一輩子

也沒釀出個名堂，小虎他們都笑話我了，若是連姊姊妳都像爺爺那樣……」 

蕭嬋斜睨著蕭銳，順手拎起他一邊耳朵，「你小子長進了，居然敢嫌棄我？要不

你饅頭別吃了，給我吐出來！」 

蕭銳耳朵其實不痛，他很清楚自家姊姊的溫柔是有時效性的，大多時候還是習慣

以拳頭解決事情，便作勢三兩口將饅頭吃下，撐得臉蛋都鼓起來。 

「我不！」他含糊不清地道。 

「那你就乖乖的給我說，姊姊妳最厲害，釀的酒最好喝！」 

蕭銳小嘴嚼啊嚼的，大眼無辜地看著她，表明了正在吃東西，沒法子說這麼長的

話。 

蕭嬋都氣笑了，捏著他耳朵的手還真用了點力，「你小子這麼有種，以後我釀出



好酒來，你就甭想喝。」 

詎料，蕭銳吞下了口中的饅頭，這會兒能說話了，只見他吃疼縮頭縮腦的，卻仍

冒著生命危險，字正腔圓地道：「不喝就不喝！我才七歲半，本來就不能喝酒呢。」 

 

以蕭成的迂腐，自然不會讓女娃兒學習家傳的釀酒手藝，不過抵不過人家蕭嬋有

天賦，小時候偷偷瞧了幾回就能成功的製作出酒麴，在其父蕭大山學釀酒每釀必

臭時，她已經能在自己的床底下用小罈子釀出能入口的濁酒。 

就泉水村人釀酒的水準來說，這樣的濁酒甚至已經可以拿出去賣了，所以蕭成越

禁止，蕭嬋就越有興趣，她在蕭家的床底下放滿了酒罈，就連蕭銳的床底，還有

蕭大山離開後的空房都被她塞了不少。 

她在鏢局打雜時，不時能接觸一些北邊大草原來的異族人，那裡的人喝的是一種

奶酒，製作方式與她所知的黃酒截然不同，居然還要用上大灶反覆蒸釀，引起她

莫大的興趣，當時可是紮紮實實的和對方學習了許久，只可惜她沒有場地及器材

來試驗，目前釀酒的手法還是放入老麴等待穀物自然發酵。 

如今蕭成沒了，入鎮鄉道上的腳店便空了下來。這個腳店位置算是不錯，營業卻

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都是蕭成釀出新酒時才開門，拿出來販賣順便看看客人的反

應，若是不好就關門重新再釀。 

腳店門面雖然小，但後頭及兩旁一大片土地幾乎包括了整個臨河的範圍，都是他

們蕭家的祖產。只不過那是一大塊荒地，雜樹野草叢生，土質也不適合種田，蕭

家的男人們從沒想過開墾加以利用。 

但現在不管是土地還是店面，蕭嬋都可以隨意使用了。 

她想著爺爺留下的那些酒麴，她不想再用了，幾年來她擱在家裡陸陸續續釀的酒，

倒是可以轉移到腳店裡…… 

滿腦子都想著如何運用那要倒不倒的腳店，蕭嬋心情益發輕快，走向鎮上的步伐

也越來越快，對她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就是不知能不能帶來全新的人生。 

然而走了半個時辰，遠遠地蕭嬋便看到自家腳店門戶大開，不待走近就發現幾名

陌生漢子進進出出的，似乎在把腳店裡的桌椅酒罈等東西往外扔。 

「你們在做什麼？」蕭嬋怒斥一聲，快步跑了過去。 

那幾個漢子的動作停下，見到來人只是個丫頭片子，不由輕視地嗤笑起來，其中

一個算是他們領頭的，越過了眾人由店裡出來，還輕蔑地上下打量了她。 

蕭嬋為了方便將父親的舊衣改小，幹活兒時就穿著上工，要不是頭上還綁著條大

麻花辮，自身的長相也偏清秀細緻，乍看上去簡直是個小子。 

這樣的裝扮也夠寒酸了，難怪那領頭的漢子蔑視她。 

「妳是蕭成的孫女？」不待蕭嬋回答，那漢子就自顧自的笑了起來。「我告訴妳，

這家腳店我們汪家的少爺看上了！」 

這汪少爺蕭嬋是知道的，不知道此人從什麼時候開始對蕭家腳店起了興趣，就她

所知汪家的人已經找過蕭成幾次，但最後都被暴脾氣的蕭成轟了出去，放話再前

來騷擾就告官。 



當時的縣太爺作風清正，汪家雖然身為鎮上的土財主，到底不敢亂來，但去年年

底縣太爺任滿高升了，新的縣太爺只怕不是什麼好東西，說不準還與汪家有什麼

勾結，否則汪家不會這麼囂張的找上門來。 

那領頭的漢子見蕭嬋不語，還以為她嚇呆了，便更加狂妄地強取豪奪起來，「蕭

老兒前陣子死了吧？留下你們這些小輩，只怕連吃穿都要成問題。我家少爺心好，

欲以十兩銀子買下妳這破店，識相的就把屋契地契交出來，說不定我家少爺還能

加妳幾個銅錢。」 

蕭嬋眼一瞇，懶得與他打嘴仗，直接回道：「不賣！你們走吧！」 

雖說她只是一個不受重視的孫女，卻也知道這塊土地及腳店是祖產，連她那性格

古怪的爺爺都抵死不賣了，她就更不可能賣。 

尤其汪家人不是誠心來買，根本是誠心來搶！ 

「小姑娘脾氣這麼大？」那漢子絲毫不將她看眼裡。「老實說吧，今兒個妳不想

賣也得賣，老子是心情好才與妳好好說，若妳當真敬酒不吃吃罰酒，就別怪我們

來硬的。」 

蕭嬋倒是完全沒被他唬住，話聲微沉，「你們眼中還有沒有王法？」 

「王法？」漢子嘖嘖兩聲。「我們從來不在乎那東西的。」 

「真的？」蕭嬋卻是聽得眼睛一亮。「我還真怕你們在乎。」 

「什麼意思？」漢子一下被蕭嬋說懵了。 

但見蕭嬋不知從哪裡抽出一支燒火棍，二話不說就往漢子身上抽。也不知她打的

是哪裡，那漢子瞬間感到劇痛，怪叫一聲，當即倒地不起。 

「強哥！」其他漢子嚇了一跳，有的湊了上去，有的卻是轉頭過來揮拳就要打蕭

嬋。 

「他奶奶的賊丫頭，居然敢打人？簡直欠人管教！」 

「你說對了！」蕭嬋把燒火棍舞得虎虎生風，只要靠近她的都很快被她打趴，甚

至她還有空揶揄道：「我爺爺死了，我奶奶也早就上天了，的確就是欠人管教，

所以我根本不管什麼王法，恰好你們也不在乎，那不打一架豈不可惜？」 

「這賊丫頭邪門，一起上一起上！」見人一個個倒下去，打手們這會兒終於正視

起蕭嬋，齊齊往她的方向攻去，中間還不忘撿根木棍搬個酒罈什麼的當武器。 

蕭嬋稱不上什麼武功高手，但也是正經在鏢局學過三招兩式的，鏢局的鏢頭還誇

過她身手不錯，此時對上這等只憑蠻力、毫無技巧的人，簡直就是橫掃千軍，一

打一個準。 

在爺爺病重時，她為了隨侍在側，只能向鏢局辭工，已經很久沒打得如此酣暢淋

漓了。 

就在戰局一面倒的時候，突然一個聲音由遠處傳來，讓蕭嬋手上幾乎要舞出花來

的燒火棍終於微微停頓了一下。 

「住手！」 

她的眼光望了過去，只見一輛不小的馬車停在了路邊，一個穿著普通深色細棉長

衫的青年書生坐在車廂裡揭開車簾，由她的角度看不清青年的面容，只能看出那



人儀態甚好。 

而喝出住手的不知是馬夫還是下人，卻是粗魯多了，躍下車轅來勢洶洶的就朝著

她行來，不明就裡便指著她大罵—— 

「光天化日之下阻道行凶，妳這凶徒還不束手就擒！」 

 

 

一行車隊沿著洸水旁的官道，慢悠悠的朝著泉水村的方向行去。 

領頭的馬車比一般的馬車大些，是由兩匹馬拉的，乍看之下毫不出奇，但若走近

了看，那車蓋及兩旁的車轓等，都有拆卸重新打磨的痕跡，可見這車以前許是官

員勛貴的座車，現在為了怕違制才撤下那些裝飾。 

他們由京師而來，在春日河水解凍後便沿著大運河南下，卻只能到達濟寧。泉水

村雖然鄰近洸水，但洸水水淺流細船隻無法載運他們的大馬車，所以只好改走陸

路朝著寧陽縣的方向沿著洸水而上，直到抵達泉水村。 

「再不久就要到你外祖家了。」車內一名衣著低調樸質，氣質卻頗為出眾的婦人

說道，帶著懷念的目光望向車窗外的小路。「這麼多年沒回，你外祖家也沒人了，

就是不知祖屋破敗成什麼樣子了。」 

婦人姓黃，二十幾年前嫁到了京城望族洛家，生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兒子，丈夫還

當上朝廷三品大員，她這樣鄉下出身的婦人能高嫁，在旁人看來都是祖墳冒青煙

了，但在京師那樣五光十色的地方生活了大半輩子，最想念的還是老家的青山綠

水。 

她聊天的對象是同樣坐在車裡的兒子洛世瑾，洛世瑾俊秀的面容像了黃氏，然而

眉眼間的剛毅及渾身透出的一股矜貴氣質，讓他並不顯得女氣，反而顯得氣宇軒

昂，即使身著一襲普通長衫也看得出不是普通人。 

他做事一向妥帖，聽到黃氏的擔憂便回道：「外祖的宅子我已提前派人來修繕，

應該至少可以住人。」 

黃氏笑了一笑，但笑意並不到眼底，「我們黃家老宅在泉水村也能算數一數二的

大宅了，比起京師的洛府自然是差了許多，可是老宅周圍的景色卻是京師所不能

比的。」 

她的手指向車窗外的潺潺流水，「小時候我最喜歡到洸水畔抓魚戲水了，但這洸

水的水勢如今卻是不如過往，現在別說魚，可能小蝦小蟹都撿不到。」 

洛世瑾見黃氏因思鄉帶起了幾許愁緒，便順勢把話題拉到了洸水之上，「洸水的

水勢變化要從前朝說起。前朝於洸水及汶河交界處修堽城壩，引汶水入洸，讓洸

水能行大船直通到濟寧接泗水，作為載運軍糧的用途，所以當時的洸水實是水大

流急。 

「然而本朝初年修建大運河，當時的工部尚書為將汶河水引至大運河，使大運河

的水勢足夠行船，便截了堽城壩的大閘，攔住汶河之水，再挖另一河道通往南旺，

之後洸水水勢便逐漸萎縮不如以往。」 

黃氏聽得恍然大悟，「所以咱們泉水村後山上那個大壩就是堽城壩？」 



「是的，也就是它截斷了汶河水流至洸水，才讓如今的洸水變細。年輕一輩的可

能都不知道這件事，但一些耆老或許還有些印象。」洛世瑾說得雲淡風輕，彷彿

這是常識。 

所以你就不是年輕一輩？黃氏被兒子這副淡然的模樣弄得哭笑不得。 

自家兒子什麼都好，身為世家之後卻不靠祖蔭，自己考了功名，也確有真才實學，

博覽群書知識淵博，長得還好看。然而就是因為這樣出色，即使他沒有驕傲的意

思，表現出來的還是高高在上，睥睨眾生的樣子，看了讓人手癢癢的。 

連她這個老娘，有時都很想戳破他那張冷靜儒雅的面具。 

她有些酸溜溜地道：「我兒果然博學多聞！為娘自小在泉水村長大，卻不知後山

大壩有這來歷，被你說得我簡直孤陋寡聞。」 

即使聽出了母親的調侃，洛世瑾仍是不慌不忙地回道：「不敢。為了不讓京裡的

人提到兒子都只會說貌勝潘安、玉樹臨風，兒子也是很努力才讓大家記得我還有

博學多聞這個優點。」 

「……」手更癢了怎麼辦？ 

瞧黃氏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洛世瑾一臉莫名地看著她，偏偏他越認真就越讓情

況顯得好笑，最後她終是忍不住被兒子的作態逗得笑到眼中泛淚。 

到底是讓黃氏忘了鄉愁，洛世瑾心頭微鬆才又說道：「其實不過是因為要定居在

此，所以兒子提前看了縣志罷了。其中縣志還有提到黃家先祖，謂泉水村以甘泉

著名，舊人還多以甘泉釀酒，雖說現在釀酒的人少了，但甘泉仍是泉水村的命脈，

因而當初修閘截洪時，黃家某一代的外祖還曾代表泉水村向縣衙請願，果然修閘

時沒連泉水村的水源一起截斷，否則現在可能都沒有我了。」 

「不只沒有你，若無那甘泉，連我都可能沒有了。」黃氏笑夠了，用帕子按了按

眼角。「你們文人就是事兒多，不過是搬個家，還得先看過縣志？」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洛世瑾話才說到一半，馬車突然用力的一個晃盪，

他顧不得自己，先扶住了黃氏，才沒讓她的頭撞到車櫃。 

待這混亂平息，洛世瑾才沉聲問著外頭車轅上的人，「怎麼了？」 

車轅上除了車夫，還有洛世瑾的小廝明硯。明硯不待車夫開口，便機靈地搶先說

道：「公子，馬車撞到了一些酒罈子，似是外頭有人阻道，打架滋事。」 

打架滋事？先安撫了黃氏，洛世瑾這才有餘裕掀開車簾往外看去，只見道旁的小

腳店外竟有一群人在鬥毆……嚴格說起來，是一個人正在毆打一群人，而且那一

個下手果斷俐落、身手矯健的施暴者，仔細看似乎是一個女子？ 

在京城那樣規規矩矩的地方住久了，見如此情狀不免覺得有些荒唐，洛世瑾搖了

搖頭，忍不住喃喃自語道：「在京城時多有弱女子被街頭混混攔道欺侮，現在到

了鄉間居然成了弱女子攔道欺侮街頭混混了？不知那女子是何來歷，打人打得如

此肆無忌憚的？」 

如果對洛世瑾來說，一個女人打一群人只是讓人意外，那小廝明硯的世界就是整

個被顛覆了，他從小就是聽少爺唸三綱五常長大的，比真正的讀書人都還要迂腐。 

明硯聞言不由得急道：「少爺！那群被打的人衣著齊整，不像是街頭混混，更像



是富貴人家的家丁之流，這等人家通常規矩多，不會亂鬧事的。反倒是那女子粗

魯不堪，穿著男裝招搖過市，簡直不倫不類，更別說還身懷武藝，說不定是搶劫

來著！」 

「不管他們是搶劫還是攔道，都過去驅離了吧，別擋住我們的路。」洛世瑾並不

想去釐清真相，只希望別耽擱了他們的時間。 

他示意車夫駕馬車至一段距離外停下，怕萬一被波及影響車內的黃氏。 

馬車停妥，明硯立刻跳下了車轅，先大喊了一聲住手，而後直直走向了打人打得

正歡的蕭嬋，攔住了她的燒火棍。 

「光天化日之下阻道行凶，妳這凶徒還不束手就擒！」 

「你說我？」蕭嬋被這突然冒出來的正義之士弄得莫名其妙，原本就旺盛的火氣

燃燒得更猛烈。「你到底是眼睛不好還是腦袋不好？他們這麼多人打我一個，竟

是我阻道行凶？」 

明硯愣了一下，正常情況下一群大男人對上一個纖瘦的女子，確實會讓人覺得是

一群人在逞凶，但他看到地上一片哀鴻遍野之後，又堅持了自己的看法，「我……

難道不是嗎？他們全被妳打趴在地上了！」 

蕭嬋用一種看傻子的目光看著他，「他們要對我不利，莫非我還要乖乖站著讓他

們打，才不會成為你口中的凶徒？」 

在小廝裡也算伶牙俐齒的明硯，屢次被眼前的鄉下丫頭堵得說不出話來，不由有

些惱羞成怒，「妳這女子怎如此潑辣？須知女子就該貞靜嫻淑，我這輩子就沒看

過像妳這樣挾武欺人還理直氣壯的女人！」 

「恭喜你，你現在看到了。」蕭嬋故意咧出一口白牙，而後瀟灑的把燒火棍往肩

上一放。「現在可以滾了吧？我人還沒打完呢！」 

「妳……」明硯想不到她能不要臉到這種程度，都不知道怎樣把話題繼續下去。 

兩人打嘴仗著實用了不少時間，在馬車上等得不耐的洛世瑾索性自己走了過來，

問道：「明硯，怎麼還不走？」 

「公子？你怎麼自己下車了？」明硯一驚，又惱起眼前女子讓他在少爺面前丟臉。 

洛世瑾看都沒看蕭嬋一眼，淡淡說道：「只是讓你趕人，你浪費了多少時間？」 

明硯低下頭來，連道辦事不力，但洛世瑾並不是來聽他道歉而是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他轉向了蕭嬋，面色凝肅——在蕭嬋看來那就是一副紆尊降貴、目下無塵的

姿態。 

「我不問妳為何阻道滋事……」 

他一開口就直接定了她的罪，令蕭嬋瞪大了眼，怎麼又來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

雖然這個比另一個好看一些……不，是好看很多，卻不能改變他也是個討厭鬼的

事實。 

她正要出言相譏，就聽對方又道：「二兩銀子，我只要妳讓路。」 

二兩！蕭嬋所有粗口狠話，當下化做慈悲為懷，全吞回了肚裡。 

她自覺與這兩個男人不同，他們一個腦袋不好使，一個眼睛長在頭頂上，而她可

是坦坦蕩蕩，有一說一，最公正不過的人，便說：「不需要二兩，你的馬車撞壞



了我的罈子，只要你付五百文就好，我讓他們把路清了，給你讓道。」 

她這反應倒真的讓洛世瑾意外了，終於正視起蕭嬋，赫然發現這女子不若他想像

的面孔猙獰、目露凶光，反而生得很是清秀，尤其一雙眼睛清澈明亮，雖然帶了

點倔強與不羈，卻並不討人厭。 

這女子身上截然不同的氣質反差倒是特別。 

洛世瑾只看她一眼便移開目光，隨著她手指看向地上那群橫七豎八的大男人。 

方才在馬車上沒看清，這會兒仔細一瞧，那些人沒受多嚴重的傷，只是一時站不

起來，看來應當是可以清道的。 

「可以。」他按下心中對她的好奇，面無表情的回答，便轉身回了馬車。 

明硯按少爺吩咐給了蕭嬋五百文，她便上前踢了下某個倒在地上呻吟的大漢說了

幾句話，那大漢立刻按著痛處，四處拉起自己同樣痛不欲生的弟兄們，把方才他

們由腳店搬出來亂扔的東西，又乖乖的搬回去。 

馬車緩緩駛離，洛世瑾由大開的車簾還能看到蕭嬋頤指氣使的模樣。 

以往環繞在他身邊的女子，哪個不是溫言細語、柔情似水，似這等恣意妄為、不

顧形象的，洛世瑾還是生平僅見。 

眼睜睜的看著她又踹了某人一腳，洛世瑾笑了一聲，放下了車簾。 

 

打發了汪家那群人，又憑空賺了五百文，蕭嬋心情極好的將腳店整理乾淨，還準

備了一下用來釀酒的器物，該洗的洗該曬的曬，剩下的就只能等她把家中偷藏的

酒罈，還有一些半成品的酒麴酒醅等挪到腳店裡，就可以開賣了。 

待她趕回泉水村，已經是夕陽西下，才喝了杯蕭銳倒給她的水，都來不及坐下，

就聽到院子裡傳來隔壁張嬸子大嗓門的嚷嚷。 

「阿嬋！阿嬋！有好事啊！」 

鄉下基本上只要家裡有人在，門戶都是大開的，所以張嬸子一邊喊，一邊已經踏

入了蕭家的門檻。 

蕭銳機靈的又多倒了一杯水捧上，張嬸子笑吟吟接過，意思性的喝了一口，然後

摸了摸他的頭，「阿銳真乖！」 

「嬸子這時間還特地來，是有什麼事嗎？」蕭嬋問道，態度乖巧有禮，畢竟家裡

有個不管事的爺爺，張嬸子一家對她姊弟的幫襯可是不少。 

「唉唉，我是來告訴妳，村子裡要開學堂啦！」張嬸子說得喜孜孜的，又揉了揉

蕭銳的頭髮，「到時候我家小虎和妳家的阿銳都可以一起去讀書了。」 

「哦？怎麼會突然開了學堂？」蕭嬋心頭一喜。 

翻了年蕭銳都八歲了，她早就覺得不能再讓他成天和一干村裡的孩子瘋跑嬉鬧，

總該做點正經事才是。她還沒想好能讓蕭銳做什麼，就聽說村裡要開學堂，那不

是肚子正餓天上就掉了餡餅嗎？ 

「咱們西村那裡的黃家老宅妳記得嗎？村裡最大的那一戶。」張嬸子可是村裡的

萬事通，事情只有她不想知道的，沒有她不知道的。「黃家老宅自從他們老爺子

過世後就一直荒在那兒，前陣子有人來打掃整修，原來是黃家的外孫要回來啦！」 



泉水村分為東西兩村，東村靠山，地勢高一些，這一半幾乎都是蕭氏宗親，連村

長都是姓蕭的。而西村則是靠水，地勢低窪，夏季暴雨時鄰河的屋子還容易淹水，

住的多是外來的人，各姓交雜。 

以前東西村關係極差，不時衝突，不過這麼多年過去，有再大的仇恨也都消弭得

差不多了，兼之雙方時有通婚，久而久之東西村表面上也算能和平相處，不過真

要說到同村的情誼有多厚重卻也不見得，偶爾還是能見兩邊的人你譏我諷，爭執

辱罵。 

「黃家本就是耕讀世家，那外孫姓洛，聽說可出色了。年紀輕輕就有了功名，這

次帶著母親回鄉是要長住的，我看他們那老宅還要整修就去問了一下，沒想是要

開學堂呢。」 

「那真是太好了！」蕭嬋覷著蕭銳，雙眼晶亮亮的。「阿銳，等學堂整理好，你

就去上學吧。」 

蕭銳高興地點點頭，但很快又搖搖頭，遲疑地道：「姊姊，那夫子如果真的那麼

好，上學堂要花很多錢吧？我們家沒有錢了……」 

「我不是說過錢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不管那夫子收的束脩再高，只要你有心唸書，

姊姊無論如何都會把你送進去。」蕭嬋握緊了拳頭，很有決心地道。 

張嬸子卻是擺了擺手，順便又擼了下蕭銳一頭黃毛，「別擔心！那黃老爺子一家

都是好人，和西村一些惹人厭的完全不一樣，就算要收束脩想來也不會收太多。

若真是為了賺錢，何苦在我們小小的泉水村設學堂？以洛少爺的本事，大可到鎮

裡甚至是縣城裡開設不是？」 

姊弟倆聽了都覺得很有道理，笑逐顏開，一個是想著不能讓弟弟無所事事，另一

個則單純是對讀書人的憧憬。 

張嬸子自顧自說著，突然又怪叫一聲手往下一拍，她掌下的蕭銳笑容一收，本能

瑟縮了一下，幸好她及時縮手，改用另一手用力拍了下自己大腿。 

「抱歉抱歉，嬸子差點忘了你在這兒。是了，我得快去告訴村長這事兒，村裡好

多孩子，說不定還有想讀書的！」說完，她朝姊弟倆揮揮手，又風風火火跑了。 

蕭嬋哭笑不得的看著自家弟弟鳥巢似的頭髮，一把將他拉過來，一邊整理一邊說

道：「阿銳，村子裡有學堂，那是外邊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事，你若去讀書，要好

好把握這個機會，可不是進去玩的。」 

蕭銳想點頭，但頭髮被姊姊抓著，只能木木地說道：「我會好好唸書的。可是聽

說讀書之後要考試做官，我怕自己笨，考試也考不好，官也做不好怎麼辦？」 

蕭嬋聞言忍不住笑了起來，也學張嬸子那樣往他頭上輕輕一拍。「基本上考試考

不好，也不可能有官做，你不必擔心得那麼遠。」 

她一笑起來，不免拉扯到他的髮絲，蕭銳小臉抽搐了一下，但迫於姊姊的淫威，

還是忍住了反抗。 

蕭嬋繼續說道：「其實我希望你去讀書也不是要你非得考上什麼秀才舉人的，而

是希望你能明事理，否則你連對錯都不懂，以後做了違法犯紀的事自己都不知道，

也容易被人騙。」 



她終於將他的髮髻重新綰好，看著自家小弟整整齊齊眉清目秀的，滿意地點了點

頭。 

「姊姊，我會好好讀書的，以後我給妳養老！」蕭銳突然認真地道。 

「你看準了姊姊一輩子嫁不出去就是？」雖然她自己也覺得這輩子出嫁無望，但

被弟弟看扁了還真是有些氣餒，她沒好氣地又揉了揉他的頭，順便捏幾下他沒幾

兩肉的小臉。 

「總之呢，你以後只要能養得活自己，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書就不算白唸，

姊姊我的事不必你操心。」說完，她便離開了廳裡，匆匆忙忙的去後頭做飯了。 

蕭銳看著姊姊的背影，無奈的把自己又變成鳥巢的頭髮重新綁了，一邊嘟嘟囔囔，

「這樣怎麼能讓人不操心？連個頭髮都綁不好啊，我看妳是真的嫁不出去了……」 

 


